
提到新凤霞，人们脑海中最先浮现的画面大
多是《花为媒》里张五可用扇子遮起脸，露出半
面，微微带笑的经典定格。说来也巧，“五姑娘”多
情、勇敢、泼辣、大方，倒与新凤霞本人有着七八
分相似。新凤霞是评剧“新派”的开创者，吴祖光
先生的妻子，齐白石老人的干女儿，也是建国后
自由恋爱的典型。然而，一旦开始阅读她的自述
文字，这些标签、头衔就渐渐远去了，一幕幕往事
里，“评剧皇后”新凤霞好像重新变成了那个天津
大杂院里代替父亲卖“糖堆儿”挣钱、宁愿挨饿挨
打也要学戏的倔强“小凤”。

“小凤”身边有着各
式各样的人，这些人有
着不同的面目和本性，
却大都在生活的贫苦
上如出一辙。无数的苦
难穿身而过，他们能做
的只是默默承受，而新
凤霞将这一切细细回
想，娓娓道来。难得的
是，即使是在讲述痛苦
残酷的事情时，新凤霞
的文字读来也并不沉

重，在回忆录《美在天真：新凤霞自述》中，她用明
快爽朗的笔触将自己笑中带泪、苦中作乐的童年
展示给读者。

“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老是爱说旧社会的
旧事。”新凤霞曾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爱写小时候
的苦日子。生活经历是她的写作来源，在新凤霞的
童年回忆里，厄运与死亡不断发生在她的亲人、玩
伴身上。捡到的弃儿在用心照顾三年后惨死，穷人
家的女儿被卖给开妓院的二伯母当妓女，邻居家
的姐姐在发大水时被趁火打劫的房东强暴……贫
民区里每天上演着苦难岁月中的众生相，这些过
往塑造了新凤霞的性格，让这个过早见识人间疾
苦的小小孩童既善良又坚韧，她本能地去同情，去
爱，也学会接受生命的无常与告别。

新中国成立后，新凤霞的艺术人生才走向另
一个天地。1949年，她跟随评剧班从天津到北京
天桥万盛轩演出，年仅22岁的她一炮而红，场场
爆满，老舍、赵树理、欧阳予倩、端木蕻良等文化
名人都来天桥看她的戏。虽有种种风光，但新凤
霞在书中记下更多的却是自己在艺台上遇到的
插曲和趣事。演对手戏的演员念错词，原先的台
词没法再接，新凤霞“救场如救火”，编出一句押
韵的新词。这些在外行看来或是幕后的花边逸
事，但对新凤霞来说，却是职业素养，是戏德。

扎实的台上功夫使新凤霞扮演的刘巧儿、张
五可、祥林嫂等角色深入人心，成为评剧舞台上
的经典形象，“巧儿我……自己找婆家呀！”的唱段
更是四处流传，唤醒了全国少女对自由婚姻的意
识，人人争当刘巧儿，拒绝包办婚姻。新凤霞和吴
祖光的结合，正是典型的新式自由婚姻。新凤霞以
前就看过吴祖光导演的电影，也演过他的《风雪夜
归人》，后来经由老舍介绍二人相识，开始自由恋
爱。两人成家后，夫妻恩爱，吴祖光为她写戏，指导
她学习、写作，就像刘巧儿唱的：“过了门他劳动，
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文化。”作家和演
员互敬互爱，“霞光之恋”至今仍是佳话。

然而好景不长，同那一辈的很多人一样，新
凤霞被时代的浪潮高高托起，转瞬间又被它无情
吞噬。1957年，新凤霞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中
受到迫害，身心备受摧残的她因脑血栓发病导致
偏瘫，不得不告别自己热爱的评剧舞台，直到
1979年，新凤霞才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也正是这段“文革”受迫害的经历，促使新凤
霞真正实现从戏曲演员到作家的转变。因半身不
遂告别舞台后，新凤霞仍满怀着对生活的热忱，师
从齐白石的她画了三千多幅国画，又写了四百多
万字文章，出了二十七本书。她勤奋地写作，生活
中几乎只剩下这一件事，写的文章见报让她得到
鼓励。最让新凤霞高兴的是，虽然再也不能登上
戏台，但是自己又在别的舞台上和观众见面了。

新凤霞的女儿吴霜说母亲平时不太讲过去
的事，母亲写下的故事有些从没提起过。戏圈的
人还因此责怪过新凤霞，“你把那些事写出来干
啥？大家都觉得这些事不好，写出来更不好。”但
是吴霜认为，正是母亲大量的回忆文章，为评剧
圈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历史遗迹一点一点在
她笔下体现出来。

确实，藏着并不等于遗忘，世界在变，变的是
社会与政治，不变的是历史的精神与文化的情怀。
阅读新凤霞的自述给人一种感受，在这个世界上，
人们经受的苦难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它们变成文
学、音乐、戏剧和电影，变成一个个动人的伤痕。只
有施以人们苦难，又强迫人们沉默，这种苦难才会
完全消失掉，无声地流进灰色的地底，没有一丝安
慰。幸好，苦难在新凤霞这里没有被消音。

诗人艾青说，“新凤霞无论遇到什么人生苦
难，都是以天真对待，所以她美在天真！”所有发
生过的都会塑造未来，新凤霞的文章不仅仅是简
单的忆苦思甜，她笔下的天真和希望就像纯净温
柔的晨光，让人在厚重的苦难和寂寥长夜之后长
久地沐浴在光中。

五月中旬，济南出版社将《有趣的会意字》大
样交给相关部门评审，谁知竟被专家们一眼相
中，当即定为今年济南市暑期读一本好书（七至
九年级）推荐目录。

汉字有六书。六书通俗地讲就是六种造字
方法：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

转注、假借只是用字方
法，并不产生新的汉字，
难怪有的文字专家对
转注、假借怠慢得很。

依笔者拙见，汉字
如果按字的结构来分
只有两种，即独体字（象
形字为主力部队）、合体
字（指事、形声、会意）。
其中会意字，又分同体
会意字（如从、众，林、
森，吕、品）、异体会意字

（如休、幼、晚、报）两种。
我们知道，最初象形字的形成是费了老鼻

子劲。造字过程中，古人无意（也许是有意）发现
一条捷径，那就是将有限的象形字进行搭积木
似的组合，从而轻而易举造出很多汉字。在这个
过程中，同体会意字既简便又有趣，故而受到古
人的青睐（如将两个“牛”上下或并列组合，将三
个“牛”搭成金字塔形，将四条“牛”按田字形摆
放）。

我们经常从各种媒体（包括报刊、微信等），
看到许多文字爱好者将同体会意字进行搜集整
理，极大丰富我们汉字文化，不过总给人收集不

全、形音义解释不够精准的感觉，于是我一直琢
磨着将同体会意字进行一次全面系统归纳整
理，从而形成一个小册子，便于大家查阅、学习，
同时也是为了填补出版界一大空白。后来我又
想到，既然把同体会意字归纳整理了，何不顺便
将有趣的异体字一块打包。于是，就萌发了编写

《有趣的会意字》一书的念头。
为此，我将《汉语大字典》（第一版、第二版）

相继请回家，又通过网上书店购回了《中华字海》
（中国大陆收录汉字最多的大型字书）。我将这些
大部头的书籍，一页一页地翻，一个字一个字地
找，并参考《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近代
汉语词典》《汉字源流字典》等大量工具书，终于
将有趣会意字整理得有模有样。全书分上下两
篇，上篇为同体会意字，下篇为异体会意字。

整理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
是同体动物类会意汉字居多，如“牛、虎、龙、马、
羊、犬、豕、鹿、鱼、鸟、虫”。同时，同体会意字，常
用于人名、地名，尤其是台湾同胞好用同体会意
字作名字。

为了对每组同体会意字进行系统阐述，我
将同体会意字的母字从字源上作了较为详实的
介绍。如介绍“ 、 、 、 、 ”，首先讲解“天”
的由来，从而帮助读者更好理解这组汉字。

同体会意字，尽最大努力搜集，目标是求
全；由于篇幅有限，异体会意字只是选取特有
意思的编入，自然就可能挂一漏万。笔者还将
一些会意字的趣味性采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进
行解释，增加趣味浓度、深度和广度，说不定
会博你一笑。

《有趣的会意字》趣在何方

新凤霞：动人的伤痕
□赵祺姝

□吴永亮

【人物传记】

【著作者说】

武侠小说不只是一种小说类型，而且是一种通俗
类型──起码在二十世纪中国是如此。在唐代，豪侠小
说纯为高雅的文人创作；在清代，侠义小说带有浓厚的
民间文学色彩；只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武侠小说
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

像其他通俗文学形式一样，武侠小说除了体现流
行的审美趣味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大众文化精神，故
特别适合于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进行透视。通俗文学中
最有价值的并非作家已经说出来的政治见解或宗教观
念，而是其中所表露的那些作家尚未意识到或已经朦
胧意识到但无法准确表达的情绪、心理和感觉。这也是
我在武侠小说研究中，对作家已经讲出来的佛道观念、
孤独感、原始主义倾向等，远不如对作家没有讲出来或
没能正确讲出来的“桃源情结”和“嗜血欲望”兴趣大的
根本原因。

在我看来，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写
梦”与“圆梦”只是武侠小说的表面形式，内在精神是祈
求他们拯救以获得新生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
限性。从“英雄失落时代的英雄梦”角度，可以理解读者
大众对武侠小说的欢迎，可很难将武侠小说作为以体
现民族文化精神的文本来解读。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
说类型，不同于同是惩治邪恶的侦探小说和警匪片，就
因为其可能“寄托遥深”。大侠之所以必须天马行空一
无依傍，之所以日益名士风流
狂荡不羁，其中一个最主要的
原因是：在中国人看来，“侠”
主要是一种浮游于天地间的
特殊的精神气质，不应该把它
局限为一种职业。“侠”作为一
种文化精神，绝非仅体现在武
侠小说中；只是“侠”确实借助
于武侠小说这一媒介而广为
传播。

游侠之所以令千古文人
心驰神往，就在于其不但拯救
他人，而且也拯救自我。中国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可以
如下公式表示：少年游侠——— 中年游宦——— 老年游仙。
最能代表这种人生境界的是汉留侯张良。据《史记·留
侯世家》载，张良少时“为任侠”，刺秦王，救项伯；中年
则“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封万户侯；老来“愿弃
人间事”，于是“乃学辟谷，导引轻身”。中国历史上如张
良般圆满实现这三部曲的或许不多，可这种人生理想，
千百年来为中国文人所梦寐以求。其中三个阶段虽互
有联系，但又各有其独立价值，前者绝非只是为后者铺
路搭桥。

少年任侠使气，既为解救他人厄难，也是人生价值
的一种自我实现。故侠客之行侠，为人也为己。贴近这
种生命形态，才能理解何以诗人那么喜欢“侠骨香”这
个意象：

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张华《博陵王宫侠曲》)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
宝玦谁家子，长闻侠骨香。(李贺《马诗》)

“侠骨”之所以“香”，主要不在于建功立业，而在于其
狂放不羁的意气，纵横六合的豪情，一洗循规蹈矩的“儒
生酸”。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意气”和“豪情”，在人
生某一阶段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缺了这一课，将是无
法弥补的终生遗憾。对个人是这样，对整个社会也是如
此──游侠精神可以说是亘古荒原上数朵惨淡而凄艳
的小红花，它使得整个生活不至于太枯燥空寂。就改变
历史进程而言，游侠即便有作用，也是微乎其微。游侠的
价值在于精神的感召，它使得千百年来不少仁人志士向
往并追求那种崇高但“不切实际”的人生境界。

林语堂叹惜中国人只会“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卧在床
上读《水浒》，赞李逵”。这种游侠精神失落的另外一个突
出表现，就是世人由“起而行侠”转为“坐而论侠”：人人在
武侠小说中重求顺民社会中所不易见之仗义豪杰，于想
像中觅现实生活所看不到之豪情慷慨(林语堂语)。

“坐而论侠”固然不能与“起而行侠”相比拟，但毕竟
保留了“豪情慷慨”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令后人感慨叹
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现代社会中，游侠精神或
许不可挽回地没落下去，而游侠文学则将时刻提醒人们
先祖光荣的过去以及今人苦涩的幻梦。“黄昏风雨黑如
磬，别我不知何处去”(贯休《侠客》)── 侠客的身影早
已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可是，后人将永远铭记那令人心
醉的辉煌意象：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

（根据陈平原著《千古文人侠客梦》整理）

根据张北海著武侠小说《侠隐》改编的电影《邪不
压正》热映，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武侠”上。从古代
诗词到唐宋的“豪侠小说”、清代的“侠义小说”、20世纪
的“武侠小说”，无一不寄托着中国文人的游侠梦想。陈
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作为一本引领中国武侠文学
登堂入室之作，将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
一种特殊类型进行研究，这类小说除了体现流行的审
美趣味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大众文化精神。

千古文人侠客梦

【精彩书摘】

︽
有
趣
的
会
意
字
︾

吴
永
亮

著

济
南
出
版
社

︽
千
古
文
人
侠
客
梦︵
增
订
本
︶︾

陈
平
原

著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
美
在
天
真

新
凤
霞
自
述
︾

新
凤
霞

著

山
东
画
报
出
版
社

A12
2018 年 7 月 21 日 星期六

编辑：曲鹏 美编：马晓迪青未了·书坊


	A12-PDF 版面

